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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飞鸣  

【明慧网】俄罗斯人质危机悲惨落幕，死者中很多都是儿童。国际社会对这一惨案纷纷发表声明，哀悼死伤的学童和大人，谴责车臣恐怖分子的非人暴行。尽管事后有人指出俄罗斯人也曾屠杀车臣的儿童，但是这显然无法将恐怖分子的行径合理化。

我在孩提时代曾被父母寄养在山沟里的姥姥家，有一次一个二三岁的小孩死于一场事故，年轻母亲的哀嚎连续几天在山村里回荡，村人也都难过叹息。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村民显然有着起码的人性，尽管在那个贫穷、粗涩的年代，人们对孩子并不像今天这样宝贵。

在读到俄罗斯人质惨案时，我的脑海又回响起几十年前那位农妇的哀嚎，孩提时代没有留下多少回忆，但这伤心欲绝的哀嚎却很难忘却。稍有人性者都会为无辜惨死的儿童悲痛，包括这次事件中的俄罗斯儿童和曾经被前苏联共产党屠杀的车臣儿童。人毕竟有恻隐之心，想想这些死难儿童的父母，他们将怎样面对失去孩子的悲痛？

可是我在网上又读到一则消息：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报道时，屏幕上竟然滚动出有奖竞猜的字幕，让人们猜测这次事件中将会有多少人丧生！中央电视台明明知道被劫持者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和恐惧，而即将失去生命的很多是孩子，可是这个中国第一喉舌竟然会以这个大悲剧作为有奖竞猜的内容进行商业性娱乐。这个喉舌实在没有一点点人性可言。

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在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连续五年的迫害里，中央电视台已经做了太多没有人性的事情。在99年的黑色的7月，它曾经滚动式的播出对法轮功的文革式批斗，为疯狂的迫害揭开序幕。之后，它又把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打扮成度假村，把腥风血雨的残害描绘成春风化雨的挽救，使得劳教所和监狱的恶警更加肆无忌惮的以各种酷刑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以换取恶警的奖金和升迁。更为无耻的是，当某个地方发生精神病人滥杀无辜、甚至杀害亲人的惨案时，这个电视台便会对法轮功进行栽赃陷害，编造各种弱智的杀人理由并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傅怡彬杀亲案，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谎谈”节目把这个杀父母、杀妻子的精神病人请来以玩世不恭的神态胡说八道，愚弄电视机前的全国观众，以一个人伦惨剧来诋毁一个教人向善、禁止杀生的信仰，兴高采烈的为血腥的迫害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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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央电视台这么没有人性？原因就是这个电视台是当权者的喉舌，它只须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欺诈百姓，而根本不必对百姓负责，尽管这个电视台的所有人员都被百姓的血汗钱所养活。尽管中央电视台在无关当权者痛痒的方面也会播出一点真话，“焦点访谈”节目也会揭露一些地方上的苍蝇，但是一旦涉及到当权者的利益，中央电视台就成了一个造谣电视台，“焦点访谈”就成了“焦点谎谈”。长此以往，这个电视台怎么会还有人性呢？

中央电视台里那些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服务的打手已经被“追查国际”记录在案，他们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被绳之以法。而失去人性的造谣者即使暂时能得到一点当权者赏赐的好处，但是他们绝对无法逃脱善恶有报的天理。

锦州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    受害者王桂令自述遭酷刑经历：
2002年12月30日上午，我被二大队两名干警、一名刑事犯，从教养院新收大队提到二大队后，杨廷伦向我宣布：强行转化是[江泽民]政府行为，他是代表政府的，也就是说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于是将我双手背扣上，戴上头盔，用大桌子把我挤到墙角；两名警察每三个小时一换班，并配有多根电棍等刑具，同时反复播放诬陷法轮功的录像。我被24小时长时间罚站、不准闭眼和睡觉。

我就这样站到晚上九点多钟后，由李松涛领头，杨廷伦，张春风，张加彬，还有一名姓安的刑事犯，一齐动手，将我双手用手铐背扣上，把我两腿双盘上，用力向后拽拉至极限，然后用绳子捆绑上，摁坐在瓷砖地上。半小时后，他们没有达到目地，就又把我摁倒，扒去上衣，扒掉袜子，用多根电棍电，听说都是多少万伏高压新电棍，电我前心后心、两脚心。这期间绑我的绳子被两次挣断，当时我被折磨得痛苦程度无法形容……锦州市教养院在光天化日之下，给好人用酷刑，集体违法犯罪。我要控告他们执法犯法。江泽民一伙必将受到法律和天理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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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述】自从2002年8月辽宁省统一召开一个电话会议以后，全省各地劳教所遵照江××及610的指示同时采取行动，对炼功群众推行“酷刑转化”政策。锦州劳教所恶警们在一楼阴暗的空房里设立了两个酷刑室，由教养院政委张海平、副院长金福利、陈利刚等人亲自坐阵指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逐个的拉到楼下，用大桌子挤在墙角。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长时间罚站，电棍、铺板、绳捆、拳打脚踢。绝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大腿青紫，神志恍惚，许多人身上留下电棍电击烧伤和殴打的伤痕。

1999年至今锦州劳教所迫害致死案例

肖鹏，男，29岁，锦州市义县九道岭兽医，法轮功学员。2001年3月，二大队恶警马勇、冯子斌、李松涛、杨廷伦等人在一楼和后院酷刑室，对肖鹏先后数次用刑，肖鹏的胸、腹、脚心等处遭受长时间电击（胸腹皮肤被电焦糊）。几度折磨之后，肖鹏精神失常。2001年4月11日，肖鹏被送回家。2002年6月，肖鹏在精神失常状态下，于家中去世。年仅30岁。

石忠岩，男，45岁，锦州市百货大楼职工。二年教养被关押近三年时间不放，曾扣在大铁椅子上七天七夜，遭受刑事犯殴打，遭受恶警电棍电击，2003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骨灰未归还家属）。

        锦州劳教所恶人榜

参与迫害学员的恶警名单：

张海平、金福利、陈利刚、马勇、韩利华、冯子斌、李松涛、杨廷伦、张加彬、闫国升、王建国、韩建军、张春风、才永杰、穆锦生、穆怀生、韩光宪、赵永利、高文昌、周济耀

现二大队队长白金龙

参与迫害的刑事犯名单： 

郭伟斌、王磊、沈闯、苏云锦、孟凡勇、沈玉庆、李忠信、穆双久、王秀良、王静、龚福祥、安庆忠、张会东、焦志华、尹杰棉

恶警恶言记录：

杨廷伦：就是把你们拖垮了。

穆锦生：要把人揉熟揉透了。

王建国：谁不服？下一楼！

闫国升：院长（张海平）说了，只要打不死，打伤打残都没关系。

冯子斌：不转化，就让你们烂在这里！

恶警们的谈话：

过去我们试过，一般人通常只能坚持三天时间，超过三天以后这个人就有可能精神崩溃失常，所以整三天三宿以后让人歇一天，然后接着再整…… 

江泽民应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明慧网2004年9月10日】 有一天，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到医院，碰巧遇到一个熟人，在医院的走廊里遛达。我走近才发现，他的身体上象烟熏过一样，有的地方刚换过皮，他的两只手耷拉着，不能靠近身体。我紧张的问：“怎么搞的？”他说：“让汽油烧的。”我故意开玩笑的说：“你为什么不用药布包上呢？你看天安门自焚里烧伤的人都用药布包着。”他笑着，没有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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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的一个病房里工作时，那个烧伤的熟人要吸烟来借火。我详细的问了他被烧伤的情况。他说，他给单位修理机器，用汽油洗零件，洗完之后，他的一个同事使用的明火，碰到正在挥发的汽油，把他的皮肤烧着了。我问：“使用明火怎么能烧到你呢？”他说：“因为我正在使用汽油。”我问他：“你这是伤后几天了？”他说：“已经十天了。”

我问他，“你被汽油烧了多长时间？”他说：“只有二三秒钟的时间。”我不敢相信的问：“仅二三秒钟就烧的这么重？”他又肯定的说：“就二三秒钟！”

他身上烧的挺厉害，有的地方褪掉一层死皮，露出新的肉皮，手上烧的象戴套一样。特别是后背烧的更重，烧伤处涂着药，结了大面积的痂了，有的痂与痂之间还往出流血水。

当时，我就对病房里的人说：“你们看，他烧伤已经十天了，都是这样的，如果用药布把烧伤的地方包上，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病房里的人说：“不能那么处理，伤口会化脓的，只能是抹上药，在空气中晾着。”



我又问：“天安门自焚案中说学法轮功的人去天安门自焚，为什么烧伤后，都用药布包着呢？”病房里的人都恍然大悟，异口同声的说：“那是假的！”

其实很多人都根据实践经验知道一个常识：「一个人被烧伤后，不可能用药布包裹着烧伤的部位。」

另外一点：那个熟人告诉我说：“当时，我被烧伤后，痛的特别厉害，跪在地上起不来，到医院扎了一针‘杜冷丁’（麻醉药），才缓解了疼痛……”

王进东被烧的那么厉害，还能稳稳坐在那里，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喊事先背好的“台词”！在表明身份后，才盖上事先准备好的毯子。

在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应该向中央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文/王磊）




（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全身包裹，记者不穿卫生服，不戴口罩，大胆采访。）








烧伤病人要在空气中晾着，护理人员要穿卫生服，戴口罩以防感染。（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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